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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词经历

学生时代，我不曾正式学过词，也不像夏承焘、唐圭璋先生他们

那样，有一段专门的学词经历。对于词学此道，我是自己摸索出来

的。

初中时读词，我曾经上当受骗，即：上了索隐派的当，受了注家的

骗。我看的第一部词书是张惠言的《词选》，张氏评温庭筠的《菩萨

蛮》曰“：此感士不遇也。”评冯延巳的《鹊踏枝》曰“：忠爱缠绵，宛然

《骚》《辨》之义，延巳为人，专蔽嫉妒，又敢为大言，此词意盖以排间异

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词选》卷一）词的内容与评语连不

在一起，看不懂。当时我想：张惠言的评语一定是有道理的，大概是

自己不行，天资差。因此，越看越糊涂，越不知其所以然。例如，张惠

言说冯延巳进谗言、骗皇帝，我冥思苦想，就是想不通。后来，这部

《词选》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进入高中，忙着看外文，也就不再读词。

年，考上燕京大学，我读的是英文系，诗词都是在课间九点

至十点时读的。有时候也在书店、在理发店里读。空隙时间读书，往

往是站着读，没有什么系统。我喜爱李义山的诗，能背诵，并不曾正

规读过，同样，我也很少从头到尾认真看过一部词书。但是，因为对

诗词感兴趣，我曾经跑到国文系听顾随、闻宥讲课。顾随写新诗，也

写小说，讲课并不正规，常常拿一本《人间词话》随意讲。他讲词，也

讲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开始学词，我喜欢二晏，而不喜欢苏、辛。

顾随推崇辛弃疾，我可能受了他的影响。后来，我在燕大图书馆专门

为辛弃疾写了一篇传记，在《新月》月刊上连载（三卷八、九期）。当时

有朋友见到这篇传记，曾劝我搞一本辛词读本，我说：“我不要当马二

先生。”这朋友笑了。顾随注重创作，我听他的课，也尝试填词。闻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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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清真词》，是专门为国文系开设的。我读《清真词》，选用汲古阁本

及六十家词本，自己找出韵脚，学会断句。这是我规规矩矩读过的一

部词集。除清真词外，有的词家作品，一时看不懂，就扔开，先看别

的。当时，我还看了晏几道、欧阳修、李清照及辛弃疾等人的作品。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我才大彻大悟，真正认识到：词作本身是清楚的，

是可以读懂的。外加的政治意义不对头。张惠言骗人，常州派的评

语都是骗人的。读者受政治解释的骗，并不是受词的骗。由此，我也

得出一条经验：要读原始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才不至上当受

骗。同时，还应当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

初学填词，我常与四哥吴其昌磋商，或和韵，或联句，共同探讨。

在我的集子里，还保存了一首《金缕曲》（吊圆明园与四哥联句）。但

我俩的路子不一样，其昌替我改词，我经常不同意，除非是技术方面

的，韵部不熟悉，平仄可能有误，可以接受。其昌有《 未袌香楼词

刊）。我的《罗音室词》，其中大部分就是大学期间写的。

我在燕大读了七年书（四年本科、三年研究院）。这期间，我的治

学兴趣主要放在文史研究方面。我于 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

文题为：《释〈书〉〈诗 年所著硕士论文题为《〈诗经〉〉之“诞”》。

语词释例》（燕大图书馆藏抄本）。在词学方面尚未有专门著作。其

中有一篇说到小山词用成句问题，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意思的。文

章称“：《小山词 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二句千古传诵，

其实这是成句。五代诗人翁翃，字仲举，有五言《春残》一律，上半首

是：‘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帷？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两句在

翁诗中不见得十分出奇，一经小山和上文配合，便尔惊人。”并称“：他

（小山）的本领是用了别人的诗，有时反而使读者觉得它比原诗更好

多半是因为他配置得当。”前几年，见到沈祖棻的遗著《宋词赏

析》，沈教授在谈到小山的《临江仙》时恰好也提到“落花”一联。沈教

授说：“小晏词用翁诗，以前的词论家没有注意到，因此也没有论及。”

其实早在四十几年前，我就“注意到”了，也稍稍“论及”了一下，只是

那个时候，我还算不上是什么“词论家”。

年，我到西北联合大学任讲师，讲授李义山诗、宋词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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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学等课，才认真读词， 年，陈立夫将注重词学中的一些问题。

西北联合大学改名为西北大学，并且派文化特务进校，在西北大学压

迫进步教授，校务委员许寿裳教授被迫离校赴云南中山大学任教。

同年秋，经许寿裳推荐，中山大学来电聘请我为国文系教授，讲授文

字学、古代文法、要籍目录等课。到中山大学后，我就不再教词，因为

已经有了冯沅君。我在西北联合大学教词是承乏，到中山大学不教

词是让贤。在中大时，曾有《点绛唇》四首，和沅君夫人原韵。词曰：

柳发篱梳，他年还忆篱前水。埋春何际，临镜衰颜是？（温

庭筠诗：“衰桃一树临前池，似惜容颜镜中老。”）倦夜灯昏，起视繁

星沸。闲中醉。也应欢喜，渐减伤时泪。

弄雾催寒，天涯又发桃花水。旧游难际，肠断知谁是？

树隔长堤，隐约歌声沸。何妨醉。晚晴堪喜，吹尽枝头泪。

坠粉飘红，一春香满堤边水。洗妆眉际，脉脉遥山是。

煮梦敲窗，夜夜高楼沸。春如醉。一分欢喜，万滴伤春泪。

离乱天涯，此生几见春江水。朅来胸际，千古兴亡是。

极目中原，难制肝肠沸。天心醉。十方悲喜，多少征夫泪。

年，国民党年夏，中山大学迁回广东砰石。 分子

在中大煽动风潮，我因拒绝与 分子合作而被解聘。此后，我曾任

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又任桂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年夏，受聘为重庆中央大学国文系教授。日本投降后，于

年随中央大学复员船迁返南京。在大后方，结合教学工作，对于词学

研究也有所积累。我曾以《论读词》为题，在重庆《读书通讯》连载论

词文章。并且应罗根泽之约，在《中央日报》文史周刊上连续发表论

词文章：《论词的句读》、《论名物训诂隶事之类》、《论词的章法》及《论

读词须有想像》。当时想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词学导论》，后因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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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讲学而中止。

月年 日，我得到英国牛津大学电聘前赴讲学，

月 日抵英，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兼导师，用英语讲授年 中国文学

史、中国散文史、中国诗及甲骨文等课。旅英期间，我注重于红学研

究，在牛津大学出版了《红楼梦探源》（英文 年归回祖国，版）。

直至 年，我发表了三十多篇红学专论，编集为《红楼梦探源外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国讲学后三十余编》，于 年，没有

机会进行专门的词学研究工作，但却读了不少词书，并将自己的心得

批在书上。随看随批，可能批了一二十种。我在 年以来所发表

的论词文章，有的就是根据书中的批语整理而成的。我想将来编写

成为一部《罗音室词话》。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研究生院，我被聘请为文学系教

年又指导词学授，指导唐宋诗词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七

年间，发表了若干论词文章。解放以来的词学研究，其中有一个问

题，就是以豪放、婉约划线“，言必称苏、辛，论必批柳、周”，并且人云

亦云，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势力。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我

非常不赞成这种错误做法。产生这种错误，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以外，寻根究底，我看还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是胡寅的谬误，二是宋

人笔记小说的谬误。胡寅所谓“眉山苏氏（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

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所谓“《花间》为皂隶”“，柳氏（柳永）为舆台”

云云，完全是一派胡言。胡寅不曾传下一首词，也许根本不懂词，但

“外行领导内行”，后世的词论家则跟着瞎起哄。这是一大根源。其

次，产生这种错误，与宋人爱编造“本事”也有一定关系。例如，有关

柳永、周邦彦以及苏轼等人的某些风流韵事都是笔记小说中胡编乱

造的，而后世论者信以为真，以之作为论词的依据，或者为了证明自

己的观点，明知有误，也要拿来虚张声势。这两个方面的根源非彻底

年，我在研究生院讲授“词学专题”时就曾指铲除不可。 出：

周济《宋四家词选》划苏、辛为一派，以辛弃疾作为头头，苏轼归

附之，以为稼轩地位在东坡之上；另一派以秦观为代表。这样分派很

不全面，不准确。实际上，秦观的词有的一点也不婉约，柳永、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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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写得很露骨的；而苏轼三百多首词，写得豪放的，仅个别几首，辛

弃疾是带兵打仗的人，也受了李清照很大影响。此外，周邦彦词，则

既不豪放，也不婉约。两派说，无法包括全部宋词。

我反对以豪放、婉约二派论词。我向研究生讲这一问题，遇到有

关专家也讲这个问题，有的人不赞同我的意见，但也有赞同的。

年 月间，我在日本讲学时曾明确指出“：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

我说不能将苏轼看作豪放派的领袖。我的意见在日本学术界颇为轰

动，日报《朝日新闻》称：吴世昌创立新说，向传统词论观挑战！这篇

讲稿发表在《文学遗产》 年第 期上，题为《有关苏词的若干问

题》。此外，我还撰写《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载《文史知

识》 期），对上述观点进一步年第 加以阐发。除了破除豪放、

婉约“二分法”，我还准备将宋人笔记小说中胡编乱造的词“本事”，来

一番总清算，免得年轻一代再次受骗。

我平生为词，不听止庵之所谓“问涂碧山”，而是取径二晏以入清

真、稼轩。我最不喜欢梦窗。清末民初某些词人标举梦窗，其目的一

是在于借梦窗以抒遗老之情，二是在于借梦窗以掩饰其艳冶生活，三

是在于借梦窗以掩盖自己的浅薄无知。对于填词此道，我一向主张

“真言语真性情”。离开这个“真”字，也就丧失了生命力。同时，也只

有这个“真”字，才能深切体验古词人之良苦用心，也才能学好词，写

出有功于词苑、有益于读者的词论。

（施议对整理）

原载《文史知识》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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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词的读法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

独恨无人作郑笺。

元好问

引 言

学习或研究任何学问，总要先从读书人手；而属于文学方面的尤

其如此。读书的最彻底办法是读原料书，直接与作者办交涉。最好

少读或不读选集和别人对于某集的讨论之类。读选集片面不全，选

者又有他的嗜好和偏见，不易认识原作者的真面目。别人的讨论未

尝不可读，但如果自己根本对于原作尚无认识，则看别人研究的结果

也不能真切了解，等于婴儿待人嚼饭而哺，尝不到真实滋味，而且比

选集流弊更多。所以别人的讨论之类，是要先于原著有了解之后去

看 词是其中之，才能评判其当否，才能得益。但是有许多学科

一，因为本身有种种技术上的困难，初学若不经指点，往往不易入门，

或者要走许多冤枉路才能入门。从前学者教人读书要用死功夫，自

己去摸索，最后自能登堂入室。这办法也十分彻底。但这种“老鼠走

迷津”的方法，毕竟太不经济了。所以我们虽主张读原料书，却不能

不讲方法。而在方法之中，尤其是对于词，最初，也许最重要的一步

是读法。

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读词？”我先得问他“：你打算用怎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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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读词？”因为不论读什么书，大致总可分两种态度：一种是浏览，饭

后茶余，随便捡起一本书，随便翻看看，不求甚解，不思深究。这种读

法，意在消遣。下了办公室的职员，闲得没有事做的家庭妇女，如果

肯以浏览书籍来代替无聊的闲谈或打牌之类，自然也是好的。古人

所谓“开卷有益”，便是此意。另一种是比较严肃的读法。不懂的字

句必须“求甚解”；不明白的问题必须求个水落石出；甚至于在无问题

中求问题，在无条理中求条理；在思想上要与古人打架，在创作上要

与著者抗衡。这种研究的态度，便是文化进步的原动力。读一切书

如此，读词也是如此。本文所要讲的，便是侧重后者的读法。

普通人以为词曲小道，仿佛只应该躺在床上，坐在树下看看玩

的。这种读法，如果只为消遣或对于词学已有相当根底，原无不可。

但初学者如此，则只能读读小令，或已经断了句的选集之类，实在谈

不到深切的了解或研究，而近人选集，对于长调慢词之断句，又未必

尽可靠。即令可靠，读惯了这类二手货，将来自己读原料书时，依旧

会读不通，所以真有志于此道者，还须不求依傍，自己下功夫，读古人

原集。

自已下功夫的程序：第一是了解，第二是想像，第三是欣赏与批

评，第四是拟作与创造。本卷先论前二事。

第一章　　论词的句读

要了解词，先决问题是通句读 句读是词学上主要的技术问

题之一。词之句读，小令易通，（但《花间集》中小令亦有不易断句者）

而慢词则虽文学史的作者，有时亦不免弄不清。故初学词者，往往为

此所苦。尤其是蓄意专学一家者，如遇乐章、清真、稼轩、梦窗之长

调，简直一开卷便令人望洋兴叹，因之弄得兴味索然。而以词之全部

遗产数量而论，或其佳作之数量而论，长调自多于小令，故此第一关，

必须设法打通。断句的方法，比较可靠的，莫如拿万树的《词律》来作

标准，逐调依律标点。虽然《词律》偶尔也有错误，但大体可用。不过

此法太麻烦了，等到查完《词律》，也已兴味索然。而且查了一调，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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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还是不通。有时一个调子，又有几种不同的体裁，若逐调逐体去

查，实在不胜其烦。所以读词者必须自己寻找一个断句的原则。这

原则可分两步：第一步先求韵脚。词中长调，大都有两片，多者有三

片（即双拽头，如清真《瑞龙吟》）。每片末一字，即系韵脚。先看了两

个或三个的韵脚，则此词系用何韵，即已了然，然后依此韵以寻绎句

读，最为可靠。词韵较诗韵为宽，又因宋代语音，与今江浙一带口音

为近，故凡江浙人口语可协之韵，和词韵大致可以相符。若今黄河流

域各地口语，入声已分为平去二声者，则遇有入声韵脚的词调，较为

困难，仍须一查《词律》（受过音韵学训练的当然不成问题）。即是闽、

粤、客家方言中，人声韵依然可以分辨。词中长调大都是一韵到底

的，倒是小令有时一调包含几个不同的韵脚，它的押韵方法颇似西洋

诗：

花映柳条，

吹向绿萍池上。

凭栏杆，窥细浪，

雨萧萧。

近来音信两疏索，

洞房空寂寞。

掩银屏，垂翠箔，

度春宵。

温庭筠《酒泉子》

漠漠秋云淡，

红藕香侵槛。

枕倚小山屏，

金铺向晚扃。

睡起横波慢，

独望情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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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柳数声蝉，

魂销似去年。

顾夐《醉公子》

钟鼓寒，楼阁暝，

月照古桐金井。

深院闭，小庭空，

落花香露红。

烟柳垂，春雾薄，

灯背水窗高阁。

闲倚户，暗沾衣，

待郎郎不归。

韦庄《更漏子》

好在这类的句法不多，只是《花间集》为代表的早期作品中有几首，也

不难细心比勘出来。读过西洋诗的人，当然更会分辨这类韵脚。

但长调又有时句密韵疏，一韵可以托上四五句。在这样长的韵

距离中，句读不免仍感困难。所以断句的原则的第二步，是要了解词

的句法。这比较找韵脚又困难些，不能一目了然，须要细心? 绎，惟

有多读才能会通，但也并非全无法则可循。我们知道词中小令是由

六朝乐府及唐人绝句演变而来的，慢词则近乎唐人的律赋，颇有骈文

气息。然又有与骈文异趣者：其一，骈文多四六句，慢词则三四、三

五、一四等参差不一。其二，骈文多偶句，慢词则常以一、二字或三字

领下文两个四字句、五字句，乃至六字句，或以二、三字托上文两个四

字句，五、六字托上文两个三字句。这种句法，初看似杂乱无章，细按

则条理井然。就句法而言，我们可以说：慢词是破五、七言诗句，而又

融合律赋的作法，加以泛声衬字的一种体裁。知道了这种演变轨迹，

则慢词中的领下或托上的散句，内向或平行的对句，均可了如指掌。

兹就上述各种句法，约举数条以示例：

一、以一字领下两个四字句者：



第 10 页

柳永《醉蓬莱》“：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按此系用柳恽诗“亭

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成句而减字为之。）

秦观《望海潮》“：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

姜夔《齐天乐》“：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

二、以一字领下两联四字叠句者：

史达祖《风流子》：“想雾帐吹香，独怜奇俊；露杯分酒，谁伴婵

娟？”

陈经国《沁园春》：“正燕泥日暖，草绵别路；莺朝烟淡，柳拂征

鞍。”

三、以一字领下两个五字句者：

柳永《黄莺儿》“：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当上苑柳浓时，

别馆花深处。”

四、以一字领下两个六字句者：

姜夔《疏影》“：想环佩月下归来，化作此花幽独。（”按此句系用杜

诗“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而加以变化。或以为此句式

是七言六言句，亦可。但下例则纯系一字领六言两句。）

周邦彦《西平乐》“：叹事逐孤鸿尽去，身与塘蒲共晚。（”按后句乃

用李贺诗“身与塘蒲晚”。）

秦观《八六子》“：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

五、以二字领下两个四字句者：

周邦彦《风流子》“：何况怨怀长结，重见无期。”

史达祖《寿楼春》“：几度因风飞絮，照花斜阳。（”注意“：风“”飞”

双声“，花“”斜”叠韵“，度“”絮”又相协。）

六、以二字领下两个六字句者：

柳永《笛家》“：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

又《征部乐》“：须知最有风前月下，心事始终难得。”

七、以三字领下两个四字句者：

苏轼《雨中花慢》“：襟袖上犹存残黛，渐减余香。”

周邦彦《大酺》“：怎奈向兰成憔悴，卫玠清羸。”

张炎《高阳台》“：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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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以三字领下两个五字句者：

史达祖《风流子》“：遣人怨乱云天一角，弱水路三千。”

王沂孙《眉妩》“：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按此用秦观

《浣溪沙》“宝帘闲挂小银钩”一语而赋以新意。）

九、以四字领下两个三字句者：

柳永《女冠子》“：断烟残雨：洒微凉，生轩户。”

十、以四字领下两个四字句者：

柳永《合欢带》“：妍歌艳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

苏轼《雨中花慢》“：今夜何人，吹笙北岭，待月西厢？”

十一、以四字领下两个六字句者：

柳永《斗百花》“：春困厌厌：抛掷斗草功夫，冷落踏青心绪。”

十二、以五字领下两个三字句者：

秦观《木兰花慢》“：过秦淮旷望：迥潇洒，绝纤尘。”

十三、以五字领下两个四字句者：

柳永《抛球乐》“：向名园深处，争泥画轮，竞羁宝马。”

十四、以一字托上两个六字句者：

秦观《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

十五、以二字托上两上四字句者：

柳永《斗百花》“：远恨绵绵，淑景迟迟难度。”

张先《卜算子慢》“：一饷凝思，两眼泪痕还满。”

吴文英《高阳台》“：古石埋香，金沙锁骨连环。”

十六、以三字托上两个四字句者：

秦观《望海潮》“：画舸难停，翠帏轻别两依依。”

周邦彦《华胥引》“：岸足沙平，蒲根水冷留雁唼。”

姜夔《暗香》“：翠樽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

又《长亭怨慢》“：远浦萦回，暮帆零乱向何许？”

十七、以四字托上两个四字句者（注意：这与上文第十项的例

子不同）：

苏轼《水龙吟》“：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周邦彦《宴清都》“：淮山夜月，金城暮草，梦魂飞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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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琵琶仙》“：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

十八、以五字托上两个四字句者：

辛弃疾《念奴娇》“：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

姜夔《湘月》“：倦网都收，归禽时度，月上汀洲冷。”

十九、以六字托上两个四字句者：

姜夔《齐天乐》“：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

张炎《台城路》“：南浦歌阑，东林社冷，赢得如今怀抱。”

周密《探春慢》“：映竹占花，临窗卜镜，还念岁寒宫袖。”

二十、以五字托上两个三字句者：

周邦彦《意难忘》“：些个事，恼人肠，试说又何妨？”

二一、以六字托上两个三字句者：

姜夔《秋宵吟》“：引凉飔，动翠葆，露脚斜飞云表。（”“露脚斜飞”

用李贺诗。）

二二、以七字托上两个四字句者：

晏几道《六么令》“：画帘遮匝，新翻曲妙，暗许闲人带偷掐。”

二三、以七字托上两个八字句者：

苏轼《哨遍》“：任满头红雨落花飞，渐 鹊楼西玉蟾低，尚徘徊未

尽欢意（。注意：这是仄声韵脚的词。前二句的“飞”和“低”，是两个

平声韵，与本词韵脚不同，所以这里二十三字才有一韵。）

以上所举二十三项，虽未尽一切词调的句法，但大致可依此类

推。至于平行对句，和诗差不多，最为习见，无须举例。内向对句，

：

周邦彦《浪淘沙慢》“：罗带光销衾纹叠，连环解旧香顿歇。”

张先《山亭宴》“：故宫池馆更楼台，约风月今宵何处？”

王沂孙《齐天乐》“：但隔水余晖，傍林残影：已觉萧疏，更堪秋夜

永？”

此外尚有许多变化，但总不出“领下”“、托上”“、平行”“、内向”诸

句法。其受领被托者，又大都为对句。或将四、五字句加上一、二个

衬字，便觉变化无穷。此外还有几点应该注意：

一、词中常有上三下四之句，容易误为七言诗的句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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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迎春乐》“：早是被晓风力暴，更春共斜阳俱老。”

史达祖《绮罗香》“：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

又“：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

柳永《玉蝴蝶》“：水风轻 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

这种句法千万不可误为上四下三。

二、五字句在诗中常是“二二一”或“二三”或“三二”“、二一二”

句式。如杜诗“莫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即是“二二一、二三”句式。

骆宾王诗“昔时人已没”，戴叔伦诗“屈子怨何深”，即可视为“三二”句

式“。沅湘流不尽”“，芘枝出建章，凤管发昭阳”，即是“二一二”句式。

词中五字句有作“一四”句式者，如周紫芝《好事近》“江路绕青山”中

的“做一天愁色”“，恨落梅风急”。又“雨后欲斜阳”中的“共小轩明

月”“，似玉壶香雪”。

三、词中四字句常有“一二一”的句法。若在片末，而中间的二

字又是习见的名词，自易看出，如辛弃疾《水龙吟》云：“问何人又卸，

片帆沙岸，系斜阳缆？“”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因为“斜

阳”“英雄”都是固定名词，不易上下文相混。但如在一片之中，便易

与上下文相混，不易分辨。如贺铸《薄倖》云“：往来却恨重帘碍，约何

时再？正春浓酒困，人闲昼永无聊赖。”第二句“约何时再”的“约”字

很容易误连上文“碍”字一起读。末句“人闲昼永无聊赖”也易误连上

句“困”字读为“春浓酒困人”。这句是袭韩偓诗“人闲易得芳时恨”的

原意，韩诗又从温诗“人闲易遥夜”化出。若知其所出，也可以帮助断

句。又如吴文英《惜红衣》云：“鹭老秋丝， 愁暮雨，鬓那不白？倒

柳移栽，如今暗溪碧。”第三句“鬓那不白？”嵌在中间也不好分辨。分

出这一句，上下文也容易看清了。首两句是四字的平行对句，下文有

“如今”二字可以辨别出来是另一句。

四、慢词中又常有二字一句，而且自成一韵的，往往不易辨别。

如柳永《浪淘沙慢》云：“愁极。再三追思，洞房深处，几度饮散歌

①，香暖鸳鸯被，岂暂时疏散，费伊心力。”这阑 里七句三十字只有两

①此句疑有讹误。《词律》“歌阑”为“歌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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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韵：“愁极”二字是一韵，下面六句二十八字也只一韵。而周邦彦

《兰陵王》云：“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

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这里也是七句三十字，却有五个韵。

二字句有时又在每片的最末，如柳永《洞仙歌》云“：算一笑，百琲明珠

非价。闲暇。”姜夔《长亭怨慢》“：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日

这类句法，暮。” 以《乐章集》中各调较多，因为柳永本来是个创调的

名手。在南宋则要算姜夔了。

总括上述各种句法，我们现在再举一首比较长的慢词，先请读者

自己试行断句，作为一种练习。

戚 氏 柳 永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凄然望乡

关飞云黯淡夕阳间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行人

凄楚倦听陇水潺湲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声喧　　　　　　孤馆度

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静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

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

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

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听呜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

影无眠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首前人所谓“《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

一曲中”的柳三变的杰作。这首词一共三片，即所谓“双拽头”。再看

每片末了的韵脚：是“喧”“，延”“，眠”，这是用“十三元”和下平“一先”

两韵，这些韵读起来都是 收声，我们读整首时凡是遇到

收声的字，便应该特别留意，靠得住是韵脚，也是一句或一联的结束。

其中又有许多短句是对仗很工整的，如“槛菊萧疏，井梧零乱”“，远道

①按：此据汲古阁本断句，他本此二字连下片读：“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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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递，行人凄楚”，“蝉吟败叶，蛩响衰草”之类，也可以特别留意，看它

们是否独立的一联？是否韵脚？与上下文有无关系？有无“受领”、

“被托”的情形？把这些小问题弄清楚了，我们便可以把这词分行写

出来。

晚秋天（：韵。一先韵起。）

一霎微雨洒亭轩。（韵。十三元韵。）

槛菊萧疏，

井梧零乱惹残烟。（韵。一先。三言托上两四字句。）

凄然（。二字句。韵。十五删。）

望乡关（：韵。十五删。）

飞云黯淡夕阳间。（韵。十五删。）

当时宋玉悲感，

向此临水与登山。（韵。十五删。）

远道迢递，

行人凄楚，

倦听陇水潺湲（。韵。十三元，十五删，一先通用。六言托上两四

字句。）

正蝉吟败叶，

蛩响衰草，

相应声喧。（韵。十三元。四言托上两句。前两句又为一字领下

两四字句“，正”是领字。）

孤馆度日如年。（韵。一先。）

风露渐变，

悄悄至更阑。（韵。十四寒。）

长天静（：三字领下两四字句。）

绛河清浅，

皓月婵娟。（韵。一先。）

思绵绵（：一先。三字领下两六字句。）

夜永对景那堪（，万树以“堪”为韵，非。下平十三覃收声为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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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暗想从 一先。）前：（韵。

未名，未禄，

绮陌，红楼，

往 一先。六字托上两四字句。）往经岁迁延。（韵。

帝里风光好（：五字领下两四字句。）

当年少日（，注意：一二一句法。）

暮宴朝欢（。韵。十四寒。）

况有狂朋怪侣，

遇当歌对酒竞留连（。韵。一先。）

别来迅景如梭（，二字领下两四字句。）

旧游似梦，

烟水程何限！（转入仄韵，声十五潸韵。五字托上两句。）

念利名憔悴长萦绊。（仄韵，去声十五翰。按此两仄声韵疑与平声通

押。）

追 十五删。）往事空惨愁颜（，恢复平韵，

漏箭移稍觉轻寒（。平韵，十四寒。以上二句，上三下四，平行对句。）

十四寒。以上四句，又为内向对句听呜咽画角数声残。（平韵， 。）

对闲窗畔（：去声，十五翰韵，疑亦与平声十四寒通押。一二一句法。

四字领下两个四字句。）

停灯向晓，

抱影无眠（。韵。一先。）

这个例子相当长，也相当复杂，但因音调谐和，读起来很顺口，所

以并不是最难的例子。有意于斯道者，要能不看已经断句的本子，用

心细读一二家原集，用上述方法逐调断句，不难领悟慢词的条理。但

仍不宜在书上标点。要只凭理解，养成注意韵脚及句法的习惯。如

能找一二本长调多的集子，从头至尾，一字不苟地读四五遍，则以后

虽遇未经前见的调子，也能豁然贯通了。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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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谈词中的名物、训诂和隶事

了解词义必先克服的三大障碍

读词之难，甚于读诗。普通人总以为书籍越古越难懂，实则并不

尽然。除了《尚书》、《诗经》、《周易》等远古文字外，先秦、两汉之文，

并无典故隶事（因其本身即为故事），其实较后代文字为易（诸子之言

哲理者当然也难懂，但后世谈名理之书也不易读）。词之与诗，亦复

如是。诗是词的娘家，故凡于诗有研究者，读词自无困难。词之不易

透彻了解，原因颇多：名物训诂，因古今俗语及生活方式之不同而难

于想像，一也。隶事用典，因读书多寡而见仁见智，二也。章法修辞，

因平仄韵调而参互错综，三也。若要真能欣赏词，必须先求透彻了

解；要透彻了解，必须先克服上述三项困难。常有人说“：某一首词好

极了。”但若问他好在何处，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如果说不出所以

然来，便是不了解某词。了解尚谈不到，则其所谓好恶，决非真切感

受，只是模糊影象，人云亦云而已。许多索隐派（自名为寄托派）之所

以能牵强附会，信口开河，他的“宝”就“押”在某些读者之对词未能准

确了解，使他们敢于大言欺人，自矜秘诀。故欲真实欣赏前人佳作，

不受妄人欺骗，必须先求透彻了解。

关于名物训诂，我以前有一篇谈诗的文章，因所论略同，现在不

妨节录一段以作解例：

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旧诗中不仅有许多出典和故实很费

解，即当时真实习见的事物，今人也不易懂，或自以为已懂而其

实未懂。即如“块垒”这名词，普通人以为抽象名词，是胸中不

平的郁积或怨气，后世许多陈腐滥套的诗中所谓“酒浇块垒”，作

者和读者都以为是“借酒浇愁”。其实“块垒”原来的意思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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